忆柳亚子先生
郭树权

　　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张一麟先生在重庆病故。我为征集、编辑《张仲仁先生遗著》和《张一麟语文改革论文集》事，曾写信给寓居桂林的柳亚子先生，征求他对编辑张仲仁先生遗著的意见，并请他撰写纪念张仲仁先生的诗文，因柳亚子先生和张仲仁先生交谊至深。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，我应柳亚子先生函邀，曾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十一号拜访。他老人家热诚地向我扼要介绍了有关张仲仁先生的生平事迹。在闲谈中，他十分钦佩张仲老率真耿介、刚正不阿的性格。那天他老人家曾说起，在袁世凯做大总统时，张仲老虽担任过总统府机要局长、教育总长等重要职务，可算是袁世凯的一个亲信了，但是当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时，张仲老却力劝袁世凯不要改制称帝。在张仲老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，有“帝王为万世之业，而秦不再传。歌功诵德者四十万人（指王莽事），而汉能复活。”等句，曾传诵一时。他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张仲老虽是一个清朝的翰林，但他的思想能跟着时代一道前进，在历届国民参政会上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，他发表的加强团结，坚持抗战到底等言论，赢得了大家的称道。张仲老晚年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，发表了不少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论著，更是难能可贵的！
在我的印象中，亚老的性格爽朗，诗人热情诚挚，使人如坐春风之感。他的记忆力很强，看过的书，能把它的主要内容，特别是其中的重要的、精彩的篇章，全文背诵出来，历久不忘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、六月二十四日在桂林，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重庆，柳亚子先生曾三次亲笔复信给我，对编辑张仲老遗著，提供了搜集张仲老生前所撰诗文的线索。二月二十二日的复信中，亚老还转介当时在桂林的张仲老生前友好千家驹、吴涵真，梁漱溟等人，请他们代为征集张仲老生前所写的诗文，并撰写悼念文章。二月二十二日的复信中，还附有他亲笔写的《张仲仁先生挽诗》。《柳亚子诗词选》中未载此诗，特录之于后：
北胜南强异所欢，　　　耻从乡里拜骚坛。

如何晚托忘年契，　　　祗为心期共岁寒。

朝端党论苦纷纭，　　　未策龟堂北伐勋。

回首穹窿山下路，　　　老人星殒岂能军。[1]
海外扶余共岁华，　　　撞钟伐鼓各名家。

伤心诀别西飞日，　　　从此幽明道路赊。

谣诼峨眉痛盖棺，　　　舞文弄墨错相干。

千秋信史分明在，　　　折角批鳞句未刊。

　　柳亚子先生原注：

先生[2]有参政会记事诗云：

万马齐喑试一鸣，　　　初心端不为浮名。

歌功诵德由君辈，　　　折角批鳞属老生。

（见香港《大风》旬刊五十三期）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浩劫中，家中所珍藏的图书文物，散失殆尽，惟柳亚子先生给我的三封亲笔复信和他亲笔写的《张仲仁先生挽诗》，幸都保存完好。时隔三十八年，重读一过，尤觉珍宝！

注：

[1]抗日战争初期，张仲仁先生在苏州发起组织“老子军”，要求上前线杀敌。后因国民党政府劝阻，而没有组织。

[2]指张仲仁先生。

